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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深具雄心、包罗极广的目录学著作，胡

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收纳了自汉魏迄近代四千多

位女性作家、五千多种妇女著作，清晰地展示了中国

女性文学发展的脉络和面貌。自商务印书馆 1957 年

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再版以来，在女性文学

研究及学术史上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该书再

版后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促进了国际汉学界对中国

古代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有论者认为，胡氏所著是

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起点”[1]。

本文试以编著者的编辑体例入手，从版本之别、详略

之分、循其旧制、考据索隐、挂漏存佚五个方面探讨

其采辑策略，兼及“选本”的文学史价值。

1 版本之别

同一作品因编辑、传抄、刻版或装订形式的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本子，这就是“版本”的传统界定。

《历代妇女著作考》的版本意识，得益于胡氏长期从

事版本校勘工作。现存之书，一律注明版本及刊印

年份，但对不同版本的态度各异。如吴宗爱《绛雪

诗钞二卷》有现存刊本可见，胡氏即标注为“（见）”，

并著录其三种版本及各自形态，其中又以咸丰四年

甲寅（1854）古均阁刊本的描述最为详细，由此可

知，该刊本卷首有“长安散人阅本”六字，前有长

安散人序，末有附录四页，陈其泰跋，连“书中有

圈点，有眉评”也一并点出 [2]。比较而言，其他两个

版本（玉壶山房刊本、丁芝宇手写本）则简略得多。

对待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采用不同的辑录方式，这

是一种显见的“版本之别”。胡文楷在本书《凡例》之

中即已开宗明义：“但以篇幅关系，版本普通者，概从

简略”[3]。“篇幅关系”固然是胡氏如此处理的因由之

一，但显然不是主要原因，“版本普通”才一语中的。

采编者的“分别之心”，一方面可见其编辑功力，一方

面可使读者循其指引，案其著录之书，一查即得。质

而言之，“版本之别”是胡氏采辑作品的一个重要策略。

“版本之别”还体现在对现存各书“序”“跋”的

处理上。通观《历代妇女著作考》，很多著作为女性

作者的父兄、夫婿、子孙刊刻，男性“序”“跋”存

量颇丰，“自序”“自记”相形见绌。胡文楷的策略

是：男性序跋在版本款式中均提及，但是怀抱分别

之心，对这些序跋有选择性地加以著录，如李因《竹

笑轩吟草一卷续草一卷》前有卢传、吴本泰、葛征

奇作序，仅录葛征奇序略，凡四百余字 [4]；女性序

跋，即使不是本人所作，大多录之甚详。这一策略

深契“历代妇女著作”这一选题，也即，女性所作

序、跋本身是女性著作一种，其中可以管窥其时其

人所思所想，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如吴文媛《女

红余绪》著录自序，“详叙平生所遭非偶”，洋洋洒

洒千余言，文意盎然，本身就是一篇佳制 [5]；徐瀛

《碧梧轩诗草》有其“自记”，仅录寥寥数语，然而

其中“夙有诗癖，动辄咿唔，终日不倦”，不失为古

代女性诗人风采的写照 [6]。

2 详略之分

胡文楷历经多年艰难求索，将历史上大量散乱甚

至亡佚的妇女著作整合、编目，采录范围非常广泛，

既涵盖正史、各省通志及府州县志艺文志，又揽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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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女传、总集小传、传记笔记等数据，一时蔚为大

观。要在如此纷繁浩淼的典籍中理清头绪，采编者

必须要有分别之心，这种分别，不仅体现在“版本

之别”上，还要凸显在材料的取舍、详略的分野上。

如前所论，“版本之别”的实现方式之一即是“详略

之分”，此外，还有一些现象也应该引起关注。

《凡例》之十既已言明：中国古代的女性作者，见

于记载的极少，隐而不显的居多。在这种背景之下，

采录的艰辛不言自明，胡氏在其自序、凡例、跋中均

提及这种“难以尽述”的艰难。有鉴于此，胡文楷直

言自己的取舍策略：“为求读者之便，故自汉至明，叙

述较详；清代作者，已有施淑仪之闺阁诗人征略，足

资参考。”我们稍稍统计一下，清以前妇女著作仅余

362家（其中明代 245家），而有清一朝妇女作家就达

到 3676人，在数目字上十倍于前代总和 [7]。还要提及

的是，明清以前虽然有女性著作，但女性文学批评并

不多见，而到明清时期，各种选集、总集、序跋层出

不穷，女性文学批评传统基本形成。妇女著作的这样

一种历史面貌，使得清代以前（尤其是明清以前）妇

女著作及其相关资料弥足珍贵。胡文楷在《历代妇女

著作考》中所作的“详略之分”，的确是形势使然。然

而即便如此，清代以前著录页码也仅有 211页，约占

全书（不含附编、附录、引用书目）的四分之一；明

清以前仅余 78页，不足十分之一。但虑及清代以前仅

余三百余家，有此篇幅总量，已经非常难得。这种局

面的形成，胡氏采辑策略无疑居功至伟。

此外，如《正始集》《江苏诗徵》等传本较多，

因此也“概从简略”；编后“引用书目”结尾处有

“凡妇女别集，已见著录者，不复详载，以省篇幅”

等语，都可视为这一策略的实现。兹不赘述。

3 循其旧制

《历代妇女著作考》有意继承《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等前代典籍的思路，但又别开一面，

“夷考妇女著作”。在此雄心之下，胡文楷翻检群书，

搜集古籍，并仿照古代书录编目之例，将所得资料

重新整理。对旧制的因循，体现的正是该著的继承

性和文献色彩。约略来说，这种“因循”表现在两

方面。

一是“依藏书志体例”（《凡例》四）。如前所述，

编排体例上，胡氏仿照了古代目录学重要典籍的编

目之例。卷首有潘序、江序并各家题辞，自序、凡

例紧随其后；继而陈列著作者总目，按朝代、姓氏

笔画编次；卷末附录、引用书目、索引，一应俱全。

对所录著作的印制年代、版本、款式、卷数、序跋

等重要信息详录在案，对每位著者的生平、家庭关

系、作品评论等都附有简要说明。通过四角号码检

索查阅，非常方便。应该说，它已经具备“专题工

具书”的特质，对学科研究大有裨益。

二是“据原刻本著录”（《凡例》三）。首先是书

名。各类总集、方志在著录书名时，可能会出现同

书不同名的现象，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

比较正常的现象，但会造成一些不便。比如清代黄

友琴《南滨偶存稿》与《南滨存稿》，《历代妇女著

作考》第 658页、第 688页分别著录，但是经过仔细

考校后，有学者发现，两者实际为同一本书 [8]。胡氏

的策略是，举凡有诗稿作“诗集”“诗钞”“诗草”等

同书不同名的，但是书名可见之于原刻本的，采用

原刻本书名，不再加以详注。虽然难免有疏漏之处，

但这不失为规避风险的一种有效方法。其次是姓名、

地名。姓名凡是能够见于原刻本的，即依照原刻本，

如《丁素心总集》作“丁愫”、《金至元总集》误作

“金玉元”，则分别加以注明或改正；集中有用古地

名的，比如武进古作兰陵，一般按原书著录（但也

有例外，比如江苏省曾为“江南”，胡氏一律作“江

苏”）。其他如夫族官名，如果总集中使用的是古时

称谓，如“举人”作“孝廉”，“亦多仍旧”；一人有

两名的，“两存之”；如有作品是他人代作、但又无

法证实的，“今依此例，故仍其旧”。凡此种种，都

是胡氏“循其旧制”的表现。

4 考据索隐

“考”的题中之义，实质是“考据”“索隐”。在

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学者根据史料来考证、求

实、说明，甚至探寻微言大义，大都采用这一策略。

它是整理与鉴别历史文献的重要方法之一。显然，

《历代妇女著作考》有志于此：“考据”务求“征实”，

“索隐”力争“补全”。比如，该著对每位女性作者

都附有小传，有的仅仅寥寥数字，如《秋云诗草》作

者秦氏小传仅五字：“氏，白凤韶妻”，但这一零星

记载，已是非常难得。胡氏直言该书小传“以补全

为原则”“其无可考者缺焉”（《凡例》九）。

在考据索隐的过程中，胡氏要面对诸多问题，比

如同一本书有多个名称，名称相同而实际有异，有目

而无书，名亡而实存等，这些都要通过搜求大量散见

于正史、省州县志、总集、选本、笔记等中的文献资

料，并在此基础上仔细辨别、逐一考校，既求物证、

书证，也有理证。前者最为典型的一例，是孟薀的

《栢楼集》。胡文楷曾在《千顷堂书目》中见过书目，

但是没有亲见其书，多方搜求而不得。后来机缘凑巧，

竟被冯翰飞先生偶然在旧货摊上购得，于是借以著录。

再如《香奁诗泐》作者，在初版中并不可见，后来在



38

《昆山徐氏藏闺秀书目》中考得，始知作者为范端昂。

也有考证作者时代先后的，如注《众香词》为顺治康

熙间人、《撷芳集》为乾隆间人等，不一而足。

这一策略最大的功绩在于订正差误。众所周知，

古书作者的疏漏错误、传抄者的疏忽不慎、刻本印刷

时的不暇细校，都有产生谬误的可能。针对这些谬误，

必须以考据的方法逐一鉴别辨证。在编纂过程中，胡

氏发现省州县志、总集所著录的作品信息，存有不少

错讹之处，于是竭尽所能加以订正。大致有以下几种

情况：（1）姓名错讹，如《清代闺阁诗人徵略》“那

逊兰”误作“那兰逊”；有的女性作者误以丈夫姓氏

著录，如《霜闺写恨诗》（《江苏府志》载），作者周

馥本姓“陶”；（2）朝代有误，如郭国嫔为明人，《撷

芳集》和《正始集》都收入清代；（3）同一个人误为

两个人，如“徐娴”与“季嫺”，实际上是一个人；

（4）同一部著作误为两部著作，如《苏州府志》载明

代的《叶蕙绸存馀草》与清代的《叶小纨存馀草》；

（5）张冠李戴，如《清代闺秀艺文略》将查昌鹓《学

选楼名媛诗选》篇数，误注入杨芸《金箱荟说》书

目下。此外，对影射污蔑、子虚乌有、难以置信的，

胡文楷“概皆删去，以谨体例”（《凡例》十六）。

5 挂漏存佚

尽管《历代妇女著作考》对古代妇女著作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在相当长时间内无可

替代，但是胡文楷深知“书囊无底”，新的史料还会

继续发现，考订工作远未完成，所以时时感叹“遗

漏实多”（《凡例》十七）、“挂漏殊多”，因此“拾遗

补阙，以俟异日”（《自序》）。胡氏将所录书籍分为

“见”“未见”“存”“佚”四种样态逐一记录，留下

很多订补的空间。比如，张宏生举其“年代有误”

“姓名失考”“事实不确”“鉴定有误”等差错，李豫、

庄新霞、张清华等都曾撰文为之订补、补遗或补考。

不过，诚如张宏生所言，这些缺憾不能掩盖其巨大

价值，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更全面、更

准确的古代妇女著作目录 [9]。是为的论。

从严格意义上说，《历代妇女著作考》不能算作

“选本”，因为“选本”一般是由编选者按照特定的标

准，选择相应的作品编排而成，侧重的是“文学文

本”的选择性呈现。但是悉心探究，《历代妇女著作

考》的采编者也是按照一定的选择意图和采辑策略，

在中国女性著作的范围内收纳女性作品及相关信息，

对女性作品进行梳理和整合，与选本的界定必须具备

的“目的性（有一定的选择意图和标准）”、“限定性

（在一定范围内的作品中）”、“选择性（根据一定的

选择意图和标准进行选择）”、“群体性（最后以作品

集的形式出现）”[10] 庶几不谋而合。据此可以认为，

《历代妇女著作考》是中国女性选本的提要和总成，

或是另一种形式的“女性选本”。其兴趣所在，乃是

对中国女性作品史进行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勾勒和描画。

从文学角度来看，“选本”与文学流派、文学集

团、文学术语的确立及丰富密切相关，一部“选本

史”可以说是一部“批评史”。如邹云湖所言，“选本

史”甚至就是一部“特殊的”文学史 [11]。重估“选

本”的“文学史”价值，或许可以为当前“重写文学

史”的风潮提供一种思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

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刘

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般必须具有章节组织和

概念性的语言描述。“选本”呈现的则是另一种形态

的“文学史”，有论者称之为“文本文学史”[12]。《历

代妇女著作考》侧重的虽然不是文本本身，但它对中

国古代女性选本（即使在名称上冠以“总集”之名，

仍是一种选本）及其周边的整理，显然已经完成了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的初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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